中國教會史
蘇穎睿牧師
第四十二課：義和團與殉道血 

(1) 楔子
1) 在英國內地會辦事處祈禱室內，掛著一塊三呎略大的雲石碑，鑲在一塊純青的銅板上。此碑乃是記念1900年義和團事件中，為主殉道的內地會宣教士及其子女，上面80個名字，除了明鑑光教士(Mr. William S. Fleming)在1898年11月4日，在貴州省旁海 (Pang hai, Kweichan)被謀殺外，其餘 79位都是在1900年義和團事件中的殉道者，其中男20人，女38人（其中12對是夫婦），並21名兒童。據記錄，當時共有189名宣教士及家屬被殺害，中國內地會的宣教士佔了40%。
在諸多被害的宣教士中，其中以山西省至多，共有63名(47位成人及16位兒童；佔全體殉道者1/3)。 
2) 在這碑中，刻有一封全體宣教士的公開信，「因著我們所愛的弟兄姊妹現正戴上殉道者榮耀冠冕，我們內地會就成為滿有尊榮聖潔的團契。然而，我們應當祈求主賜恩典，使我們配得上繼承這份產業。當緬懷那些榮耀裏的眾聖徒時，我們不禁為未能盡心擺上一切給基督的憂傷痛悔。唯願今後緊緊握著主自己，和祂所賜我們豐盛的資源，再次更新我們屬靈的生命，禆能有效地執行祂所託付我們的工作。
數十年來，主內眾忠心僕人憑著信心所作的勞苦，以致今日我們可接觸到中國全部未得之民。因此，在宣教史上，既在是獨特的時候了。為這緣故，我們豈不應當趁著這空前絕後的機會，求主寬恕已往所犯的種種錯誤，憑著信心一同仰望主的恩典，再度站起來，重主的事工麼？」
3) 事實上，每個殉道者都有著有血有淚的故事。內地會損失人命、錢財，數目難以估計，但戴德生卻拒絕接受任何賠款，這是令人感到驚訝的，這一節我們要討論一下義和團的背景，及其傷亡與中國內地宣教策略之關係！
(2) 義和團事件的歷史背景
1) 中國近代史談到「義和團」，有三種不同的稱謂，也表示出三種不同的看法
a) 義和團之亂(Boxer Rebellion)－較為負面的看法。
b) 義和團運動(Boxer Movement)－較為正面的看法。 
c) 義和團事件(Boxer Incident)－較為中性看法。
2) 代表第一個說法的，可見於明清檔案館之「義和團檔案史料」，內中包括清朝所批的奏摺，或其他書信、檔案、電報等。總括來說，他們以為這是拳匪構亂；當然他們出於清官之手，極力保護皇室，把責任推究於拳匪中。

第二種的看法可見於1995年出版之「義和團大辭典」,由17位學者組成，由廖一中為主編，他們以為「它是以華北農民為主體，華北地區為中心，波及全國反帝愛國運動，它是民族危機空前嚴重，社會危機日益加深，反洋教鬥爭的深入和發展的產物。…它英勇無畏地反抗外國侵略者，又盲目排外，頑固守舊，官民既聯合「扶清滅洋」，又有尖銳的鬥爭。」所以，這些受中共思想影響的歷史家，以為這是中國歷史上的農民起義，是排外侵略的產品，也是一種愛國運動。
第三種看法，可見於黃大受所著的「中國近代史」，他以為義和團是一「教案」，起初是一些無知份子，利用白蓮教的神奇邪說，煽惑一批遭受災荒的農民和失業分子，組織成秘密會社，他們駭怕外國勢力侵入中國，又看到少數教民欺壓平民，使他們痛恨外國人，正好一批頑固大臣，既不了解國情，又無辨別是非之能力，他們一方面深恨外國人，但又無可奈何，於是就誤信那些自稱不怕刀槍的義和團人士，高喝扶清滅洋，這加速了仇外的心態。

3) 上述三種不同的解讀，究竟那一個可信？清廷的解釋，把責任完全推在拳匪上，當然不盡不實，若不是朝廷之官員，尤其是慈禧太后的支持，單靠那些所謂「拳匪」是起不到作用的。然而，另一方面，我們又不能完全說這是一些無知拳匪的作為，在某一程度上，也是一種愛國的表現，因為在中國人的心理上，把傳教士與帝國主義侵略混為一談，也不是完全無理的。梁家麟在他那本福臨中華一書中分析了傳教與不平等條約的關係，指出了三方面的問題。
i. 早期傳教士來華，被清政府拒於門外，凡傳教凡信教的皆要判死刑。為了能立足於中國，不少傳教士乃在一個半政治半商業的東印度公司工作，這些傳教士是唯一通曉中文的洋人，所以他們負責翻譯、書記之類的工作，而東印度公司的商業活動，主要是販買鴉片，很自然傳教士與鴉片會混為一體，雖然不少傳教士都表示反對吸鴉片，但另一方面卻又在販買鴉片的東印度公司工作，這是極矛盾之事宜。
ii. 及後鴉片戰爭爆發，中國戰敗，香港割讓給英國，五口通商，傳教士趁此機會來華傳教，而在制訂這些不平等條約時，傳教士信徒都有參與，或作傳譯，或作談判，例如馬禮遜先後擔任東印度公司及英國駐華商務監督的漢文翻譯及漢文正使，李太郎(G. Lay)是英國參與南京條約談判的代表樸普查 (Portugal)的秘書，後來更被派往任廣州領事，郭實臘是1940年任英軍的翻譯及情報官；究竟他們是傳教士，抑或帝國侵略工具，一時也攪不清，其實這種情形不限於十九世紀末年，就是二十世紀也有這情形出現，如美國在主後1949年最後一位駐華大使司徒雷登(J. L. Stewart)，原來也是一位傳教士，又是燕京大學校長。
iii. 還有，不少傳教士還肯定列強以武力侵中國的作法，以為這是基督教國家與敵基督教國家之戰；而且對中國人有點輕看，以為他們愚昧無知，狂妄自大，又落後。再者，當時來往英國與中國的商船大多是由經營鴉片貿易的公司擁有，若傳教士得罪他們，會陷於相當不利的情況，如在寧波傳教的Dr. J. Macgowan為例，由於他發表過一些反鴉片的言論，烟商船隻拒絕載運他任何信件及接濟，最後麥醫生被逼要回國。
所以我們可以這樣結論，中國人仇視傳教士，不是沒有理由的，也可見當時傳教士來華傳道，面對著這樣仇視他們的中國人，實在是一樁非常危險的工作。

(3) 中國內地會的策略與風險問題

1) 或許我們會問，在芸芸外國差會中，為什麼內地會遭難的人數特別多，佔了40%？只要我們看看內地會的宣教策略，便會很容易了解和明白。
2) 首先，內地會的宣教地區，不少是散在中國內地各省，他們雖然在眾差會中佔人數至多，但他們卻是散於各省中，有些甚至在西南、西山、蒙古、西藏偏遠之地，在偏遠的地方，他們所遇的風險就更多，沿海一帶有英國領事在其中，多多少少都有一些特別保障。

3) 此外，他們的策略是要與中國人在一起而不是建立一個mission compound，他們穿中國服飾，與中國人來往，住在中國人當中，這樣叫他們更處在一個危險的位置上。
4) 在眾多殉道者中，其中不少是婦女，戴德生是第一個人差過單身的女傳教士往中國內地傳福音，所以在137位成人殉難者中，77位是女姓，佔一半以上，為什麼？據香港大學前歷史系教授陳劉潔貞指出「其中一個主要原因，是她們體形通常比中國婦女高大得多，所以很多中國人都懷疑她們是男扮女裝，藉宣教為名去勾引良家婦女。」這種看法，藉各地鄉紳印刷和張貼的支基督教漫畫招貼和傳單中可見，這是一個無知的悲劇。
5) 最後，我們要明白，內地會其中一個信念：為了基督，他們可以犠牲性命，這種「明知山中有虎，還向山中行」是內地會一貫的作風和信念，一方面是因他們這樣的信念帶來他們更大的風險，但同時也帶來他們的成功，他們的見證卻又委實感動了不少人，尤其這些宣教士遭難時，還是持著一種愛主愛中國人的心，就好像艾渥德師母(Mrs. Ernest Atwater)在面臨丈夫，及他們四個兒女及自己腹中的胎兒，一家七口即將遭遇大難時，絕筆字書中說「我沒有後悔來中國，唯一遺憾的，我只做了這麼一點點！」而在義和團之亂殉難的衛理森醫生(Dr. Wilson) 及一家，他弟弟Robert Wilson在記念Dr. Wilson所建的善勝醫院的基石上寫著：「我來了，是要叫人得生命。」（約翰福音十：10） 
(4) 如同雲彩的見證人
1) 在直隸省（今之河北省）殉道的有：
· William Cooper（顧正道）

· 貝格一家三口(Benjamin Bagnall)，他們四人於1900年7月1日在保定府被殺，而另外 Charles Green（青牧師）的長女 Vera Green（青維拉）隨父母逃亡數月，身患重病，於10月10日在保定府不支病逝。 

2) 在淅江省的有：
· 湯明心(David Thompson)，師母及(Agues)，三子Edwin，四子Sidney及女傳教士Josephine Desmond（戴芸詩）等五人，在衢州城內被殺殉道。 

· 王明道(George Wan)及師母Etta，兒子Herbert，和女傳道 Emma A. Theigood（良思善）等四人於7月22日在衢州城外被殺。 

· Edith Sherwood（石姑娘）和Etta Manchester二人則在衢州城於7月24日被殺。 

(A) 山西省
· Emily Whitchurch(魏美例)Edith Searell (蘇梅蘭姑娘)於6月30日在孝義縣跪著禱告時被殺。

· Duncan Kay牧師、師母Caroline及第四女兒Jennie於 9月15日在曲沃被殺。
· Stewart McKee牧師（紀長生）及師母Kate，幼子；及Charles S.I'Anson牧師，師母 Florence，長女Dora 次子Arthur，幼女 Eva；Maria Aspden，Margaret Smith等十人在大同被殺。時為7月12日。紀牧師的長女Alice獨自逃開躲在牛棚內，7月13日被發現而被殺。

· 衛理森醫生(W. Millar Wilson)，師母Christine，幼子Alexander，及女傳教士Jane Stevens Mildred Clarke等5人於7月9日在太原被清官兵斬首殉道。
· Margaret Cooper及其子Brainerd逃亡時，心力交瘁而先後死亡。 

· 白守貞(William Peat)，太太Helen，長女Margaretta，幼女Mary，女宣教士Edith Dobson， Emma Hurn等6人於8月30日在隰州被殺殉道。
· 宓學成(George McConnell) 師母Isabella McConnell，又容有光牧師John Yong，師母 Alice，傳道Elizabeth Burton，S. Annie King等7人於7月16日在河津被殺。
· 羅定聖牧師(Anton P Lundgren)太太Elsa 及傳道Annie Eldred三人於8月15日在汾州府被殺殉道。
· 米姑娘(Haltie Rice)在逃亡中，被拳民打至重傷，於8月11日經湖北省雲夢不幸逝世。
· 女傳道Edith Nathan，May Nathan及Eliza Heaysman三人於 8月13日在大寧被殺。

· David Barrett逃亡入山中，因飢寒交迫，在21日在岳陽糧絕殉道。
· Flora C Clown 師母經數月逃亡，抵達漢口，生下女兒Faith Gloun，但不到二個星期夭折死亡，時為8月27日，她產後身體衰弱，於10月25日在上海不治而死。
· Alfred Woodroffe逃亡入山中，於8月18日在岳陽糧絕殉道。
· Peter A Ogren逃亡被打受傷，10月15日抵平陽不治身亡。 

· Rev. Saunders第四女亦於7月27日逃亡因糧絕而死。 

· Mary Lutley於8月3日亦在鄭州餓死。
· Rev. Saunders長女 Jessie於 8月3日亦於譚家河餓死。
· Rev. Lutley的幼女於8月20日在河南平陽餓死。
· Nathaniel Carlson, Mina Hedlund, Sven A Persson, Emma Persson, Gustaf Karlberg, Oscar Larson, Anna Johanson, Jennie Lundell, Justina Engvall Ernest Peterson, 於6月29日朔平府全體被殺。 

(5) 殉道者及其他內地會宣教士心聲
1) 丁良才牧師(Rev. Fredrick C. H. Dreyer)是從平陽府集體逃亡到漢口的一位劫後餘生者，途中他親眼見到同工Rev. & Mrs. Albert A. Lutles及兩個女兒 Mary（三歲）和Edith（一歲半）捱不住艱苦的逃亡而先後離世，他經歷過這樣一段驚心動魄的大逃亡後，留下一段心聲。

「讓我們不要忘記，義和團事件只不過是一場大風暴，是迀腐守舊官僚的垂死掙扎。近33年來，中國內地會差派數百各宣教士，深入遠離通商口岸數百哩外中國內陸各省，卻從未遇到兇暴人群而喪失生命，除了感謝父神的保守外，豈不也顯出中國大都是守法的，安分和平的嗎？」

丁良才繼續在中國傳道直至1940年退休回美，一生服事中國人超過45年，他代表了全體殉道者的心聲，100年後，福音在中國終於成長，皆因有他們這些落在地裏死了的麥子，得以結出許多粒子來。 
2) 在山西孝義縣（太原東南約75哩），內地會在此建立了宣教站，魏美例姑娘(Miss Emily B. Whitchurch)蘇梅蘭姑娘 (Miss Edith Searell) 負責在此傳教，魏姑娘是英國Wiltshire人氏，蘇姑娘是紐西蘭Christchurch人士，他們在那兒替村民戒煙，又大大興旺福音，據蘇姑娘家書說「每主日崇拜，都是滿座的；我們要擴大我們的會堂…」當1900年事發時，姚知縣得悉拳民搗亂，但不予她們保護，最後她們在禱告時被拳民殺死，並把她們二人埋葬在浸池中，在殉道前二日，蘇姑娘有通告友人「余一人安危生死，皆不必掛念，所當掛念者，惟此不信主之人身，信主之兒女，自有其安身避難之所，無懼亦無憂也。在世之日愈短，在天之日愈長，早死一日，即早得永生一日也。」

（取之庚子教會受難記）中之「內地會在山西遇難記」  

3) 兩封遺書，一封是魏姑娘在6月28日寫給另一位宣教士的信，其中有云：

「…大部份信徒都非常勇敢，為主作美好的見證，各處的人都警告他們，不久就會有人打死你們的，但他們都說已經隨時預備好了…我們都是不怕死的。」
另外蘇姑娘在6月28日寫給馮貴珠姑娘有云：

「你信中談到，這地方很有可能比那地方安全一點，但是，親愛的貴珠，從人的角度來看，我想通通都是不安全的，可是，生命若是藏在基督裏，那裏就是安全的，主的兒女有處避難所，那是至高的隱密處。上主是我堅固的保障，無論現在或是永恆，在祂裏面有平安。我們是否只因為減少了一點我們所希望的壽數，就口發怨言呢？「在地上少了一刻時光，在天上便多一刻時光」「生命越是短促，就越早接到永生！」 

魏姑娘死時51歲，蘇姑娘死時40歲。

4) 在山西省平陽府(今之臨汾巿)，1909年建了一所「衛醫生紀念醫院」(Wilson Memorial Hospital)中文取名為「善勝醫院」是記念在義和團事件殉道的Dr. William Millar Wilson（衛理森醫生），是衛醫生家人捐獻的。

衛醫生在7月6日用德文寫了一封信給丁良才教 (Mr. Dreyer)，遺書中有云：

「四面八方，都如雲霧一片迷茫，但是我想，老朋友，我們已處在火山邊緣，而太原就是火山口，我寧願現在還住在你那裏，我不知說怎樣感謝你，在最後數天誠摯招待，你一直與同工分憂，不斷悉心照顧，在分手時，我也不知道如何表達我的謝意，因為這使我感到在中國過去的兩年，是我活得最快樂的日子！」

他寫完此信，趕去太原，在　6月26日抵達，翌日即發生一場大暴動，他與師母及子女都被殺殉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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